











     
 
 
















































春  香：怪你讲《毛诗》，毛得忒精了。 
陈 良：精什么，才讲了个“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呢！ 
春  香：小姐说，睢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倒不如鸟乎？ 
陈 良：想到哪里去了，这是《诗经》上讲的，乃是后妃之德，千年
古训啊。 
 
陈 良以封建“理学”曲解了《诗经》，始料不及的是，杜丽娘却从一个
新的个性解放的视角，要对《诗经》的本真意义进行探求。“这诗章，讲动情
肠！”杜丽娘随后的“游园”可以视为“讲动情肠”后一种不自觉的对“人不
如鸟”的封建礼教束缚的抗争。由此可见，《肃苑》的引入和对《肃苑》精华
的汲取是对割舍《闺塾》的一种补救，从而扶正了原著的题旨。作为这种补救
的沿续与强化，《寻梦》一出，当杜母责怪春香逗引小姐“游园”时，改编者
让春香强调了勾引小姐游园的“罪魁祸首”是陈 良讲解的《诗经》；《诊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祟》一出，又让春香对陈 良“这病就是游花园游出来”的结论再次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分辩：“依春香看是读书读出来的”。前后三次提到“读书”，这种
故意的重复决非闲笔，而是改编者在割舍《闺塾》后，对题旨进行多层补偿和
一种努力。 
《肃苑》和《闺塾》一样，是春香和陈 良的戏，甚至杜丽娘没有出场，
但与《闺塾》不同，这恰恰又是一场刻划杜丽娘的戏。不但情节环绕着杜丽娘
准备游园展开，而且当陈 良听说小姐要游园时，改编本极写了他的惊慌：
“若被老爷撞见，这还了得！”更妙的是春香的回答：“老爷不在家，下乡务
农去了！”看来轻描淡写，却把杜丽娘“出格”行为置放于礼教压制相对薄弱
的时刻，这些对话似乎是随手“剪”来，却也不失为是对原著的一种深刻阐
释。 
如何通过剪裁而不削弱原著题旨？作为剪裁的一种深层次功夫，《牡丹
亭》（精华版）手法娴熟而精当。可以与《肃苑》相对照的是《冥判》，《冥
判》在大大紧缩唱篇的同时，特意誊出篇幅来写了胡判官与花神的这样一段对
话： 
 
胡判官：如此看来都是你管下的那些群芳，花色忒艳，花香忒
浓，花容忒娇，花姿忒妖惹下的罪孽。 
花神：花神知罪，来春再也不敢开花了。 
胡判官：无花无色便无事！…… 
 
这段对话中胡判官的念白乃是改编者的创作，这证明，深为玉帝所信任的胡判
官和杜宝、陈 良原是一个阵营的。胡判官“无花无色便无事”的阴间信条，
其实就是人间“存天理、灭人欲” 阳间“理学”的翻版，改编者借此进一步衬
托了杜丽娘对“吃人的礼教”进行抗争的意义。 
 
二 
一般的《牡丹亭》改编本很少涉及《言怀》一折。《言怀》位居原著第 2
折，其实是开场戏。剧演书生柳梦梅因梦中与杜丽娘幽会于花园梅树之下，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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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求取功名之心，想通过求取功名以实现娶一个如梦中美人一般的宦家千金为
妻的理想。 
原著《言怀》的表演艺术已经失传，可见古人对《言怀》也并不很重视。
在诸多改编本中（包括“串折戏”），柳梦梅的首次上场是在杜丽娘梦中（即
《惊梦》），而“真实的”柳梦梅直到《拾画》才与观众见面。由于观众对
《牡丹亭》的剧情都比较熟悉，对于柳梦梅的“梦中降生”，以及“梦”和
“现实”身份的随意转换并不计较，但就戏剧文学的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而言，
却有着明显的逻辑缺损。在篇幅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牡丹亭》（精华版）把
《言怀》移置于杜丽娘“寻梦”之后。《言怀》的采纳，体现了改编者 “剪
裁”原著过程中所持的那种独特的结构意识和逻辑思维。 
不必讳言，原著对柳梦梅的形象塑造逊于女主人公杜丽娘，在他身上缺乏
杜丽娘那种熠熠闪光的谋求个性解放的光彩。《牡丹亭》（精华版）把《言
怀》移来，又把它改写成一出没有唱的过场戏。《言怀》所“言”之“怀”，
就是柳梦梅梦醒之后，决心离家远走，但主要不是为了求取功名，所谓“干谒
些须，可图前进”（指就教于权贵以取得功名，引原著第 6 折《怅眺》），而
是急于寻觅梦中情人杜丽娘，这堪称《牡丹亭》（精华版）的一处神来之笔。
使得《言怀》从而不仅弥补了剪裁中可能会引起的结构跳跃，同时又使柳梦梅
的行为逻辑显得严密而清晰，在《牡丹亭》（精华版）中，柳梦梅离家，与其
说是赶考，不如说乃是男主角的一次“寻梦”。 
《言怀》为下集的《叫画》种了根。《叫画》一出，相关的是原著的《拾画》
和《玩真》。改编本虽寸纸寸金，而改编者在《拾画》中却一字不漏地搬取了
两支内容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唱篇： 
 
[好事近] 则见风月暗消磨，画墙正南侧左，苍苔滑擦，倚逗着断
垣抵垛，因何蝴蝶门儿落合？客来过，年月偏多，刻划尽琅玕千个，
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 
[锦缠道] 门儿锁，放着这武陵源一座，恁好处教颓堕，断烟中见
水阁摧残，画船抛躲，冷秋千尚挂下裙拖……，恰湖山石畔留着你打
磨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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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者对这两支曲牌倍加呵护，这是因为柳梦梅眼中的蝴蝶园门、低垣、
画墙、寒花、荒草、画船、断烟、湖山石，正是杜丽娘游园时断井颓垣、烟波
画船、杜鹃芍药的改版，既像是“梦”的重叠，给人以前后联想，同时又渲染
了“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凄凉。单出折子戏《叫画》由于缺乏情节的前因后
果，一介书生眉飞色舞的对着一幅遗像“叫画”，不免有“变态”、“轻薄”
之嫌。这是观赏折子戏时观众常有的感觉。但在情节相对完整的大戏中，如果
观众仍然挑剔表演，这将是剪裁的失败。《牡丹亭》（精华版）中石小梅的
《叫画》，演来自然、合理、轻松、灿烂，许多观众都为之折腰，这一切除了
演员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力，还在于《言怀》补栽了逻辑之根——柳梦梅“寻
梦”。加上眼前似曾相识的“梦境”，从而合理化了人物心态、人物的行为逻
辑与演员夸张表演的内在联系。 
纵观《牡丹亭》（精华版）全剧，则不仅主角杜丽娘、柳梦梅，改编者对
配角，如花郎、石道姑、陈 良等都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整体刻划和贯串塑
造。花郎，仅仅是个配角，在《肃苑》中春香曾命他扫除花径以待小姐游园，
这个人物既出场，改编者就让他在《寻梦》、《离魂》、《幽媾》、《旁
疑》、《回生》中多次登台，且赋予他一定的“任务”。如《回生》中让他挖
坟——这原是癞头鼋干的事，但用花郎代替癞头鼋，就省了一个只露一面的人
物。《牡丹亭》（精华版）对人物形象的整体刻划和贯串塑造有着严格要求，
改编者决不以“原著就是如此”为理由，原谅任何一次带有随意性的上、下
场。从而使得原著经过大幅度“剪裁”后，仍然能够在确保传统的折子戏表演
经典不流失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证戏剧结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行为逻辑的
缜密与完整。 
 
三 
如果《肃苑》《言怀》等几出非常见折子戏的安置，是出于大结构的深思
熟虑，改编本有不少“熟戏”细节的“微调”，则又极富匠心。例如《游园惊
梦》，这是一出昆剧舞台上的经典折子戏，春香把杜丽娘带到花园门口，先念
一句“来此已是花园门首，请小姐进去”，然后为小姐推开园门，历来如此表
演。但《牡丹亭》（精华版）让杜丽娘阻止春香开门，由她亲自把园门推开。
读文本时，这样的改动，或许会被读者忽略，但在舞台表演中，园门推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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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杜丽娘面对姹紫嫣红的景色，脱口而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表情带着惊喜，语调却流露出些许伤感，这种复杂的心境，因杜丽娘亲自推门
而被升华了。杜丽娘推开的是园门，在戏剧的情节链上，又何尝不是一扇命运
之门。虽然杜丽娘此时并不能预知，这座花园即将成为她的长眠之所，但她亲
自开门的动作，却在无形中强调和预示了她命运转折的丰富讯息。这种讯息只
有通过杜丽娘的饰演者才能向观众传递，春香绝不可能替代。杜丽娘亲自推门
还有另一重含义，她又推开了自己潜藏而内在的“心门”。在杜丽娘的内心，
本来也应该有一座正处花季的艳丽的“花园”，此时，在外景与内景的强烈对
比下，她发现自己的心园竟如此荒芜，这时她明白，春天是不可能光临她的
“心园”的。于是杜丽娘唱道：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
乐事谁家院。 
 
很少人能读懂汤显祖的原著：何以杜宝太守的后花园，既“姹紫嫣红”，
繁花似锦，又竟然“断井颓垣”，如此破败。其实，这里有两个园子，一个是
杜丽娘眼前的现实的充满了春的生机的花园，另一个是她内心深处寂寞而荒凉
的园子。她守着这个荒园习以为常地度过了十几个春秋，一旦她推开现实的园
门，不禁发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慨叹，这是由内、外两个园林景
色强烈反差形成的慨叹，表面是惊喜，其实是悲哀的、伤感的。 
杜丽娘的一切临场感觉，春香都无法体验得到，杜丽娘亲自推开园门，赋
予了女主人公舞台动作的深沉寓意，为人物带来了立体的心理境遇和丰富的潜
台词。这种“微调”，看上去很不经意，随手拈来，其实用心良苦。 
杜丽娘“离魂”前的细节调整更耐人寻味。原著中，杜丽娘临终前依次交
代了身后两件大事，一是哀求母亲，答应她死后，葬在花园梅树底下；二是要
春香将她的自画像“盛着紫檀木盒儿，藏在太湖石底下”。这两件事是后续的
戏剧故事的两个眼，《拾画》《玩真》《回生》等重大情节都将由此而起。因
此，历来《牡丹亭》的改编，都不敢疏慢或草率从事。在舞台演出中，杜丽娘
交代完毕，又让母亲，“站远些”、“再站远些”，腾出空间来，给母亲行了
诀别大礼，然后归逝。《牡丹亭》（精华版）则先让杜丽娘向春香交代了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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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然后向母亲提出葬于梅树底下的遗愿，并“跪下、膝行至母亲前”，哀求
应允。这时杜丽娘向母亲的诀别不再是为诀别而诀别，而是与她的遗愿紧紧地
结合在一起，以“膝行”把情感推向极至，观众在这里深深感受到了杜丽娘为
情而死的真情，从而可以催人泪下。就在这时，花神仙女搭成一座花坟，杜丽
娘香魂在[尾声]的乐句中“缓缓下沉、下沉，终于没在花坟中……”。和谐
的、瑰丽的，同时又是浪漫的场面，使汤显祖“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
“情之至”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并闪出了耀斑。 
总之，我们阅读、观摩江苏省昆剧院的《牡丹亭》（精华版），就仿佛在风和
日丽的海滩拾贝，将有许多新奇的收获。它以其简洁干净、严谨完整，又以其
大限度地汇聚原著表演精华并准确传递原著的精髓而深深打动了读者和观
众。江苏省昆剧院《牡丹亭》（精华版）成功改编的可贵，还在于它为更多的
昆剧名著有希望高质量搬上表演舞台提供了经验。 
 
 
